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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五载  情同手足
——怀念越南留学生潘庆同学

○王明坦（1962水利）

清华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和所有校

友一样,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离开清华

园到现在，快五十年了，至今仍忘不了在

清华园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每当老同

学聚会时，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

年给我们上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老师、美

丽的校园，还有远在异国他乡的同窗好

友，特别是和我曾经同窗五年的越南留学

生潘庆同学。前些时，在《清华校友通

讯》复62辑上，偶然看到一张半身照，猛

一看，感到十分惊讶，这不是潘庆同学

吗？简直太像了！仔细看后,原来是另一

越南留学生张玉淑（1966精仪）。这是不

是“佳节思亲”情结所致呢?

几年前，当我得知潘庆同学过早离开

人世的消息时，深感震惊和惋惜！记得在

清华时，他虽然和多数越南人一样，体格

较瘦，但很结实。他和我一样喜欢体育运

动，我们一直坚持早操跑步，下午四点半

至五点半为体育活动时间（那时全校已形

成风气，很少有不去操场锻炼身体的）。

我们两人还曾经参加过系足球队呢（教练

是运动健将关仁卿）。他回越南后曾先后

在水利部机关及水电规划设计院工作。在

中越关系紧张的那些年份，他曾作为援外

专家(他有法语基础)，去阿尔及利亚工作

了几年。再后来，他应聘到南方的胡志明

市的一家水电工程公司，担任总工程师。

他不仅以他扎实的专业知识，为越南的

水电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增进

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默默努力，充满

热情。他本想在适当时候再来中国，和

我们一起重游清华园，参加一次校庆活

动。然而，他的这一愿望，竟然永远无

法实现了。

潘庆同学是1957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

水利工程系学习的。当时水利系共有三名

留学生，另两名是印尼留学生康达尔和

苏联留学生纪必乔(比我们高一届)。

学校为了帮助留学生更好完成学习任

务,每一个留学生都选派了一名中国

同学陪读。入学不久，我就被通知去

陪越南留学生，并搬进了留学生集中

居住的三号楼。从这时起,我就和潘

庆朝夕相处，一起去听课，一起进行

体育锻炼。他为人热情开朗，坦诚随

和。所以，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并且

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潘庆与同班女生临别合影(196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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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庆同学年幼时父母双亡，靠姐

姐养大成人。中学毕业后，被国家保

送来中国学习。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

学、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三年，随后

在北京水电学校(今华北水电学院前

身)、天津大学各学习一年。由于潘

庆同学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品学兼

优，最后，越南政府又让他转到清华

大学深造。所以，他进清华前已在中

国学习了五年，其汉语是所有留学生

中最好的。学校里凡有留学生参加

的重要活动，如有留学生代表讲话，其讲

话稿，通常都由他起草或翻译。

大家知道，50年代来我国的留学生是

很少的，主要来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

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全

国上下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因此，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

期待的国度。尤其是潘庆同学，他家境贫

寒，又饱经战乱，因而十分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留学机会。然而，在那个以“政治挂

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

左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学计划里，安排

了大量的校内外劳动，以及一连串的政治

活动。如“处理右派大辩论”，“红专大

辩论”，“教育革命大辩论”等等，这不

仅占去了大量课外时间，而且因时间不够

用，往往要临时停课。为此，我们这一届

的学制竟由原定五年制改为五年半，后一

届(1958年以后入学的)就改为六年制了。

这样的教学计划和安排，肯定不符合留学

生派遣国的要求。好在学校实行了“内外

有别”的方针，所有留学生，除教学实习

外,不参加中国同学的其他劳动。当然,更

不参加政治运动了。而且，维持五年本科

学制不变。这样一来，除了基础课和部分

专业课是随大班上之外，很多时候是我们

两人单独上课。此外，系里还单独安排有

关教师带领我们两人，先后去陈村电站、

三门峡电站和官厅电站实习。那时正是国

家经济困难时期，好在学校有关部门事先

都做了安排，我们所到之处，对留学生都

有特殊照顾。潘庆同学和我，从课程设计

到毕业设计，都是在施嘉炀、张光斗、梅

祖彦等导师指导下进行的。1962年夏，我

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答辩，胜

利完成了学业。

潘庆同学先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十

年，对中国、对母校清华是有着深厚感情

的。对学校和系里的各项活动安排，他都

积极参加，充满热情。在大跃进的年代

里，学校组织留学生去天津郊区参观“亩

产万斤稻的卫星田”，他回来后极其兴

奋，惊叹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人竟

然可以站在稻谷上照相！”后来才知道，

这是“大跃进，浮夸风”的杰作。测量实

习和施工实习，条件十分艰苦，他却从无

怨言和牢骚。他和班里及年级里的同学相

处融洽，大家也喜欢和他交谈，都对他印

潘庆与笔者（右）在陈村电站工地（1961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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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很好。但是，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他

却也无意中受到过某种伤害。记得那是在

1958年冬，我们在京郊南口王家园水库实

习时发生的一件事。王家园水库，是当年

我们“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田。现场主要负责人，一位是“工程科

长”李清春老师(水利系施工教研组)，

“设计代表”是水八(真刀真枪搞毕业设

计者)的廖灿戊。我们部分水二同学都是

施工员。施工现场条件之艰苦就不必细说

了，每天早出晚归，疲惫不堪。可年级学

生干部（辅导员？）“狠抓政治思想工作

不放松”，几乎天天都要大家围坐在火炉

旁边开“务虚会”。所谓开会，无非是大

家听他训话，听他分析批判各种所谓的

“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白专道路”表

现。主持人高谈阔论，受教育者多数低头

打盹……正当大家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之

时，突然，这位干部的话锋一转，直接点

了潘庆同学的名，以他作为反面教材，提

醒大家千万不要走他那条“白专”道路

(我不知是不是在影射我)。一听此言，迷

糊之中，我一下子惊醒了！所担心的事，

终于发生了！此时睡在套间里的潘庆同

学披着棉大衣，气冲冲地开门往外走，

边走边说：“对不起,你们说的我都听见

了！”务虚会场突然鸦雀无声，会议主持

人也十分尴尬。于是大家催我赶紧去跟着

他……

深夜里，我们冒着严寒，在大坝工地

上边走边聊。他最想不通的是两点：第

一，努力学习怎么就是“白专”呢？(的

确，学习成绩差的，绝不会被扣上“白

专”帽子的)第二，中越两党两国有着

“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为什么有意

见当面不说(天天见面,你好我好)，而在

背后大搞批判呢？……面对他的提问，我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说：“我

想，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大

家，更不代表学校……请不必在意。”其

实,会议主持人也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紧

跟形势而为之,他本人对潘庆并无成见。

此事系里很快知道了，并派何老师代

表系领导前来工地处理此事。何老师肯定

了潘庆同学在各方面的表现，同时检讨、

批评了我们一些过左的作法：如不注意

同学们的健康，无休止地开会，搞疲劳战

术，等等。并戏言道：恩格斯说,劳动使

猴子变成了人，你们现在却快变成猴了！

意思是要劳逸结合,给大家留点时间，搞

搞个人卫生。

在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是不足为

奇的。好在学校和系里处理问题及时得

当，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他也理解当时的

政治气候，并没将此事再放在心上，此后

的学习生活一切如常。

临近毕业,他十分关心我的个人问

题。他比我年长几岁，来中国前曾有过女

朋友，为了留学，他们忍痛分手了。考虑

到他即将离开清华回国，我们在一起的时

日不多了。所以，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

不止，谈个人打算，憧憬未来的工作和生

活。那时的我,虽然已二十好几了,却极其

单纯幼稚，对未来的一切根本不去设想，

心想：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走一步

算一步吧。在了解我的心情后,他比我还

着急。为此,他在课余时间曾多次前往新

斋（当年的女生宿舍），了解同年级女同

学的交友情况。为此也曾引起一些误会，

以为他在找女同学谈恋爱（下转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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